
文化周刊·国学 2025年 5月 9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 / 蒋肖斌 版面编辑 / 张蕾 贾子凡（见习）

cydwenhua@163.com Tel：010-640984858

开
栏
的
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前段时间，我们在文物普查时遇到了

沙尘暴，后来安全撤到了塔中镇。”新疆和

田地区文旅局文博科科长、普查队长买提

卡斯木·吐米尔说。当时全队的给养只剩下

两箱矿泉水，在普查队距离塔中加油站还

有 50 公里时，汽车指示灯亮起，提示燃油

即将耗尽。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买提卡斯

木·吐米尔叙述的语气却十分平静，“这个沙

尘暴不算大，还好圆满完成了普查任务”。

在霍尔果斯市文旅局文博科科长、“四

普”队长张慧玲看来，文物普查是一份工

作，更是一种情怀。2024年，霍尔果斯周边

的山区蝗虫肆虐，普查队每次吃饭都是一

场“时间竞赛”。一碗方便面，打开吃一口就

得赶紧盖上，否则蝗虫就会跳进去。

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

启动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00 余名普

查队员越草原、探幽谷、攀险峰、入沙海，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文物工作者的担当。截至

4月 28日，全区共调查不可移动文物 11109
处，其中复查“三普”文物 9165 处，新发现

文物 1944处。

越野车、骆驼、马匹齐上阵

在于阗安迪尔河下游、尼雅河中下游

以及喀拉喀什河古支流雅瓦河下游的区

域，曾经有一条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

要通道，即丝绸之路南道。这些区域存在一

些古文化遗存，可能分布着重要的历史遗

迹，对于了解和田地区古代文明具有潜在

的研究价值。如今，它们因地处沙漠腹地难

以到达。2025 年，新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协调工作机制办公室组织开展了荒漠无

人区等专项调查，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带领

的普查队便参与其中。

买提卡斯木·吐米尔经历过“二普”“三

普”，这次又参与了“四普”。常年深入沙漠

中考古，他对这样的极端环境已习以为常。

每次出发前，他和普查队员都会作好充足

的准备，不仅带上办公设备，还要准备充

足的食物、水、药品等；不仅开越野车，

还会带着骆驼拉上物资共同上路。在沙漠

中遇到沙尘暴是常事，有人问：“这么大

的沙尘会影响工作进度吗？”他回答：“再

影响也得干，不然给养不够支撑计划好的

天数。”多待一天，队伍在沙漠里用的、

吃的、喝的就要增加。沙漠里没有信号，

每日通过卫星电话发给单位“安全”。仅

有两个字的短信，是普查队和外界的全部

联络。

文物普查，沙漠不是唯一的难题。很多

植被丰富的山区，开车也难以抵达，只能徒

步或骑马。张慧玲记得第一次骑马去普查

时，道路狭窄，两边都是悬崖。其间，一匹马

受惊致使一名同行人员跌落，出于安全考

虑，普查队员全部改为徒步前往。由于很多

普查点位置偏远，缺少信号源，张慧玲所在

的普查队办理了电信、移动、联通等几乎所

有电话卡。到一个地方，哪个手机有信号，

就用哪个手机采集并上传信息。

人人都是文物守护者

即便在没有外界干扰、拥有充足资料

的情况下，有时想要复核“三普”文物也并

不容易。清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

条约》签订后，双方重新勘界，清政府在边

界设立卡伦，契格尔干卡伦为其中之一。霍

尔果斯市文旅局文博科干部、普查队员严

萍回忆，契格尔干卡伦在“三普”时被登记

为消失，在“四普”时，她和队员根据奥维地

图，找到该遗址“三普”登记的定位处，发现

当地没有和文物一致的环境。在周边经过

两天的寻找，他们才看到有一个地方与该

遗址基本符合。咨询相关专家后，确定这里

就是契格尔干卡伦，现已对该遗址“三普”

数据进行了修正。

文物普查和保护不只是普查队员的

事，更是每一个人的事。

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吾勒肯布勒合山谷

内，距离青河县城西南方向 20千米的一处

黑石山坡上，现存有 60 幅岩画。它们以点

线凿刻成剪影式图案，有人骑骆驼、人骑

马赶北山羊等大量人物和动物画面，也有

的刻有六字真言和特殊符号等。这是“四

普”的新发现，也是众多由当地村民提供

的文物线索之一。

青河县博物馆馆长沙马丽·木拉提拜

介绍，普查队和村民面对面讲解的同时，结

合短视频平台，宣传“四普”和文物保护工

作的重要性。村民们发现线索，可以打电

话、发微信，甚至直接到单位告知普查队

员。得知吾勒肯布勒合岩画的线索的第二

天，普查队员便和牧民一起赶到现场，发现

文物不在“三普”名单内，随即对其进行记

录和调查。

技术不断迭代，精神代代相传

此前已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 2023年 11月起开展。

普查总体目标是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

源总目录，建立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

数据库，建立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

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机制，规范认

定标准和登记公布程序，健全名录公布体

系；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机制，构建

全面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

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培养锻炼专

业人员，建强文物保护队伍，增强全社会文

物保护意识。

张慧玲已从事文物保护工作 30 余

年，曾在“三普”中主要负责测量绘图的工

作。“那时主要靠人工测量绘画，精确性是

最头疼的问题。现在有了高科技工具，绘

图方便多了。”

科技的进步也是买提卡斯木·吐米尔

感受到的主要变化之一。以前的设备很简

单，定位的坐标会有一定的误差。现在不仅

有 RTK技术（一种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
技术，能够在野外实时获得厘米级的定位
精度——记者注），还配有无人机，收集到

的数据更准确。

技术不断迭代，对于文物保护的精神

在青年身上代代相传。来自新疆师范大学

的在读研究生王殷杰，自 4 月起加入荒漠

无人区专项调查，主要负责文物样本的采

集、描述与绘图。

来到沙漠之前，老师告诉王殷杰，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沙子如水，到处都是，深入腹

地后他才深切体悟这样的形容。“晚上睡觉

时，你可能觉得什么都没有。第二天一早醒

来，你会发现，你的睡袋里和周围都是沙

子。”他觉得“四普”有意思更有意义，坚定

了以后继续从事考古行业的决心。

郑志琦是一名 00后，两年前从兰州大

学毕业后加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也参与了本次荒漠无人区专项调查。“不论

是文物普查还是文化遗产保护，都是重要

的基础性工作。”他表示，很荣幸有机会参

与“四普”，希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向

前辈学习而不断进步。

当文物普查来到新疆 无人机飞跃无人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这是货真价实的‘沙瓤’瓜！”看着手
里的西瓜，同行的小伙伴感叹。此“沙”非彼

“沙”，这里的“沙”指的是沙漠中的沙子。
日前，跟随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基层行，记者来到新疆的塔克
拉玛干沙漠，体验当一天文物普查员。风沙是
那天最直观的感受：相机拿出不到30秒，沙子
就在屏幕上盖满了一层；即便是放在帐篷里
的食物，也会被沿着缝隙吹进去的沙子包裹。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面积最大的沙
漠，名气如雷贯耳。沙漠到底有多干？除了

沙子，沙漠里还有什么？很多人对它充满好
奇，但其艰苦的环境也让人望而生畏。而对
于新疆文物普查员来说，深入沙漠腹地已
是常事，为了核查距离绿洲较远的文物，连
续多日住在其中也不少见。

我们这次跟随普查员进入的丹丹乌里
克遗址，距离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玛
力喀勒干村北80千米，地处塔克拉玛干沙
漠腹地。经过发掘和考证，该遗址被确定为
唐代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杰谢镇”故
址，是唐安西都护府治下安西四镇中于阗
军镇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准备工作从一大早就开始了。普查队
员们不仅要携带工作用具，还要准备包括

水、食材、药品等在内的生活物资。沙漠特
殊的地貌对司机和用车也提出了高要求。每
位司机都需拥有丰富的野外驾驶经验，车辆
均为越野车，否则难以穿行。普查队员告诉
我，很多时候他们还会带骆驼一同前往。

当天我们从策勒县出发，路上沙子覆
盖不匀，颠簸不断，约160公里的路程开了
将近3个半小时。到达停车点后，大家还要
再步行近两公里才能到达遗址。里面沙丘
众多，不仅行走费力，视线还常被遮挡，和
周围人稍微拉开距离，便看不到彼此。沙漠
辽阔，个人渺小，行走期间记者一度觉得心
慌，担心迷路。

普查结束回到帐篷时，记者鞋内近一

半的空间被沙子占据，脸、手、头皮也全被
沙子覆盖。而这在普查员们看来还算可以，
他们给我看了在恶劣天气下拍的视频：狂
风肆意，飞扬的沙尘将天地变为一色，睡袋
在地上无助地被沙尘一次又一次掩埋。

有人问：“环境这么恶劣，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遗迹呢？”普查队员回答：“在遥远的
古代，这里曾经十分宜居。”

沧海桑田，但仍不乏探寻前人遗迹之
人，或许这就是文物普查的意义吧。

在塔克拉玛干寻找唐朝

□ 姚 明

1958 年，杨沫的长篇小说 《青春之

歌》甫一问世，即以磅礴的青春激情与鲜

明的革命叙事引发轰动。这部以“九·一

八”至“一二·九”为背景的作品，不仅

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部正面描写知识分

子革命成长的长篇小说，更以手稿为载

体，承载着作家个体生命经验与时代精神

的深刻交融。

从手稿的反复删改中，我们得以窥见

杨沫如何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间权衡，

如何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精神的史诗。

茅盾曾评价其“真实且有典型性”，邓颖

超更坦言读至“忘食”，是“一部闪耀着

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

曾命名为《烧不尽的野火》

《青春之歌》 的创作始于 1951年，历

经 7 年修改，手稿中密密麻麻的删改痕

迹，印证了杨沫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

反复权衡。手稿首页显示小说曾命名为

《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定名 《青春之歌》，

这一演变过程暗含作者从个人化叙事向集体

记忆书写的转向。

杨沫早年抗婚离家、投身革命的经历，

与林道静从迷茫少女到革命战士的成长轨

迹高度重合。手稿中林道静参加学生运动、

狱中觉醒等情节的细节增补，均源于作者

在冀中抗战时期的亲历见闻。杨沫曾回忆，

战友在战斗中接连牺牲，这些鲜活的生命

成为她“必须写出来的丰碑”。

作品中卢嘉川就义前高呼“中国共产

党万岁”令人动容，这种创作自觉使得革命

叙事既具理想主义色彩，又不失人性温度。

茅盾在分析林道静形象时指出，其“幻想与

温情”的流露并非小资情调，而是知识分子

真实的精神轨迹。

初稿中余永泽被塑造成纯粹的反面角

色，定稿则增添其资助贫困学生、痴迷国学

等复杂性的描写。这种改动不仅避免人物

脸谱化，更隐喻着新旧文化冲突中知识分

子的分化。林道静与余永泽分手时的片段，

既有对旧式婚姻制度的控诉，又隐含对传

统文化价值的反思，呈现出革命叙事中罕

见的伦理张力。可见在“革命的洪流中，有

人成为砥柱，有人沦为沉沙”，这种辩证思

维使小说超越简单的阶级斗争框架，触及

人性深度。

文学史意义远超文本本身

作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首部知识分子题

材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文学史意义远

超文本本身。手稿中的“一二·九”运动场

面，从全景式铺陈到以林道静视角聚焦的

描写，体现作者对史诗性与个体性叙事的

平衡探索。这种创作手法既延续茅盾《子

夜》式的社会剖析传统，又开创以女性视角

观照革命的新范式。

茅盾曾批评小说“语言缺乏个性”，但

手稿中大量北平方言与五四白话的杂糅使

用，恰恰构成特殊的时代语体。如林红狱中

独白“把骨头烧成灰也要向着党”的表述，

既保留民间话语的质朴力量，又赋予革命

话语情感温度。这种语言实验为红色经典

的美学建构提供新路径，其影响可见于杨

沫的后续创作。

在人物塑造上，杨沫将现实主义创作

原则贯穿始终，并有创新尝试。如卢嘉川

的原型源于冀中抗战烈士，其就义场景从

手稿中寥寥数笔，到定稿时扩充为充满诗

性光辉的篇章，这种从史实到诗意的升

华，使革命叙事摆脱了概念化窠臼。而林

道静与余永泽的幻灭、与卢嘉川的精神共

鸣、与江华的志同道合的 3 段情感经历，

则构建起“爱情-革命”的双重叙事结

构，为红色经典的情感表达开辟新路径。

超越文献意义成为精神图腾

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青春之歌》

手稿，已超越文献意义成为精神图腾。2024
年 10 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三红一

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离手稿展柜不

远处的读者留言簿上，“愿以青春之我，创

建青春之国家”的留言与手稿形成跨越时

空的对话。这种互动印证了经典文本的再

生能力。当“林道静”们在银幕上高唱《五月

的鲜花》时，手稿中涂抹的墨迹早已化作文

化基因，融入民族精神血脉。

杨沫晚年将手稿与版权无偿捐赠中国

现代文学馆，她说：“我们不是为了金钱而

写作，不是为了个人的名位而写作。我们的

笔尖凝聚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的深挚

的爱，凝聚着对真理、对人类进步事业深深

的爱与向往。”这种将个体创作视为集体精

神财富的认知，恰是《青春之歌》超越时代

的根本价值。

《青春之歌》手稿作为特殊的历史文

本，既是作家创作心路的物质见证，更是解

码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密钥。手

稿中那些被删改的片段、增补的批注，不仅

记录着作家个体的思想跋涉，更折射出整

个民族在救亡图存中的精神觉醒。

当数字化浪潮席卷文献研究时，泛黄

稿纸上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依然提醒着

我们，真正的文学经典，永远在与人的心灵

对话中获得新生。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青春之歌》：革命史诗的青春书写

□ 张景平

又是一年赏花时。说起古都洛阳的名

花，首先跃入脑海的一定是“甲天下”的牡

丹；牡丹的雍容，又象征着盛唐那样的繁华

时代。今人很少注意到，牡丹盛放之前，中

古时代的洛阳已经被另一种绚丽所浸染，

那就是中原大地上盛放数千年的桃花。

中古洛阳，夭桃遍野

考古发现业已证明，桃树是原产于中

国的重要树种。将桃树果实作为食物的历

史似乎由南方开创，距今 7000年的浙江河

姆渡遗址即有野桃核出土。桃作为食物进

入中原的历史似乎要略晚，距今 3000年的

安阳殷墟遗址中还未发现桃核的影子。

到西周时期，桃树在洛阳盆地周边已

屡见不鲜。武王翦商凯旋，“归马于华山之

阳，放牛于桃林之野”。“桃林”作为一个写

实的地名，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与陕西

省潼关县之间，是洛阳盆地通往关中平原

的必经之路。伴随着周公旦营建洛邑，河南

西南部至江汉平原北部拥有了《诗经》中

“周南”这一地名，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正是其中今人所熟稔的名句之一。

考古证据显示，西周初期华北已经出

现桃的栽培品种，但“桃林”这样的地方或

仍以野生品种为主，果实的鲜美与后世有

很大差距。先秦时代的良种桃大概极为稀

缺，否则春秋时“二桃杀三士”的逻辑就显

得更加不可思议。

两汉时期，北方桃树的人工培育取得

很大进展，新品种层出不穷，甚至伴随丝绸

之路远传至西域。唐代史家专门记录一笔

的撒马尔罕金桃，就是中原品种在中亚再

度改良优化的成果。随着良种桃树经济价

值的不断凸显，大面积人工栽培成为可能。

西晋时，那位少年时因丰神俊朗而被

首都仕女围观的潘岳，在河阳县（今洛阳市

孟津区境内）任职，下令百姓在洛阳城北的

丘陵山地广种桃树和李树。这一可能原本

出于改善百姓生计考虑的施政措施，使河

阳意外获得“花县”的美誉，桃花的观赏性

在此凸显。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甚至将

“河阳一县花”与“金谷满园树”相提并论。

金谷园是潘岳政治盟友与文学同道石

崇在洛阳城郊的园林别墅，与河阳县隔黄

河相望。石崇是著名富豪，对金谷园的打造

不遗余力，自称“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

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其中的“众果”，应包

括桃树。

中古洛阳屡遭兵燹，城内外的园林营

造则不断推陈出新，其间桃树一直占有重

要地位。《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孝文帝迁

洛后营造的华林园中，“有仙人桃，其色赤，

表里照彻，得霜即熟”，据说即是王母蟠桃

的人间变种。

以果实为主要产品的桃树不可能单独

栽种，至少要连片成林。这份春天的遗产延

续到唐朝，洛阳城内外的座座桃园，在青琐

飞檐与烟树垄亩之间织出片片红霞。如能

在白居易栖居的香山向北极目远望，河阳

的烂漫花海在天际涌动着压倒性的氤氲。

我们有理由猜测，当少年王维以一首

七言古诗《桃源行》致敬陶渊明、写下“两岸

桃花夹古津”的句子，脑海中浮现的或许就

是洛、伊二水两岸的无边春景，是《洛阳女

儿行》中遍布廊下檐前的艳丽桃花。

充盈一切的桃林是青年
诗人的留驻之地

作为观赏花卉，桃花花型较小，与牡丹

的丰满富丽相形见绌；但由于其花序密度

甚大，加以规模化的栽种，远观整体效果更

令人震撼，正如唐代诗人吴融所谓“满树和

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桃花明艳的

色彩只有在灿烂的阳光下更得其宜，是以

“桃红复含宿雨”远不如“雨打梨花深闭门”

脍炙人口。

三四月的洛阳降水不多，暖阳熏风中

的烂漫桃林成为春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并非少数阶层所能垄断。唐代城市的公共

空间发育尚不充分，堪与现代大型商业复

合体媲美的洛阳南北市，只是文学影视作

品中的想象；城中坊墙遮不住的桃花与城

外原野看不尽的桃林，才是凡人目光在那

个远去时代的留驻之地。

武则天时代，洛阳一度成为王朝中枢

的常驻地，对神都繁荣的吟咏诗篇迅速增

多，“洛阳城东桃李花”的歌唱压倒了“长安

大道连狭斜”的描摹。年轻诗人刘希夷的《代

悲白头翁》贯穿了对桃花的书写与感叹，芳

树下的公子王孙与落花上的清歌妙舞，共同

形塑出诗篇的华彩乐章，冲淡了“年年岁岁

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慨。这不是竹

外三两枝的桃花，而是漫山遍野、充盈一切

的桃花，触手可及的青春在其中理所当然地

张扬着舞步，似乎可以伴随时空无限延展。

美少年与白头翁，青春与衰老的张力并存，

而诗人心中的青春力量终究更胜一筹。

在照明工具尚不发达的时代，夜晚的大

型聚会终究是一种奢侈，“卧后清宵细细长”

才是先辈的日常。充分的时间得以酝酿充沛

的情绪、涵养充足的敏感，洛阳春夜中的李

白听到一曲妙密闲和的笛声，顿时联想到了

自己的故园。独坐檐角堂前影影绰绰的桃花

之旁，这位游子所怀念的未必是峨眉山月或

蜀江春水，更可能是曾经落脚的江汉小城安

陆。那也是一个不眠的春夜，栽满桃李的芳

园中，天地逆旅与光阴过客俱为身外。

桃花为历史投射出更为
复杂的色彩

洛阳城中的桃花并非都以祥和安适的

态度开放，也不总是青春与繁荣的注脚。李

贺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著名开篇描写洛

阳春天，却紧接着“花城柳暗愁杀人”的句

子，“暗”与“愁”的使用给春天赋予了几分

诡谲的气息。从长时段观察，这种诡谲其实

是中古时代洛阳的另一种常态。

西晋末年，意气骄奢的石崇在 52岁时

被政敌诬杀，为其殉情的著名歌姬绿珠从

金谷园的高楼一跃而下。500 年后的杜牧

在凭吊时不无伤感地说道：“落花犹似坠楼

人。”这里的落花不一定是桃花，却符合桃花

飘落时的风格：万点飞红飘然委顿，古都春天

的每次离去都有着一去不复返的决绝。

公元 528年的四月，洛阳城北、黄河南

岸的河阴，北魏皇帝、太后与王公百官两千

多人被军阀尔朱荣在一天内全部扑杀，洛

阳的菁华人物大半殂谢。四月的黄河之畔，

对岸的河阳已是桃花落尽、其叶蓁蓁。而那

位在河阳种桃的潘岳早已在 200 多年前，

就与石崇一起被相同的政治漩涡吞噬。金

谷园早已沦为丘墟，曾精心栽培的名贵桃

树终将回归到野生丛林的样子。

千年之间的几起几落，洛阳遭遇的每

一次倾颓，废墟审美中仍有桃花的一席之

地。“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唐代的洛阳城东的春景中，汉魏洛阳故城

的残垣断壁静卧草莱，与背后松楸千冢的

邙山，并不缺乏几丛野桃作为装点。那位因

“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著名的许浑徘徊在这

片废墟，“可怜缑岭登仙子，犹自吹笙醉碧

桃”成为其所有历史感慨的归结。

桃花美丽，桃树则被中国文化很早赋

予了神秘的力量。追日的夸父訇然倒地，曾

经支撑身体的手杖化为中原大地上的广袤

桃林。早在《山海经》中，桃木即作为门神的

武器被稳定地赋予辟邪驱鬼功能。然而，洛

阳周边的桃林终究没能帮助一个个王朝逃

脱衰微丧乱的历史，只为历史规律的无情

演进投射出更为复杂的色彩。

世易时移，杏花疏雨逐渐占据春天舞

台的中央，河洛大地上的烂漫桃林也终究

为江南更加精巧别致的桃花坞与桃花庵所

替代，被明清才子如唐伯虎点染成我们熟

悉的形象。

那已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篇章了。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桃花与诗的故都

革命文物中的文学课

诗说新语

洛阳荆紫山桃花。 视觉中国供图

在历史长河中，文物是凝固的史诗，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基因图谱；文学则是流动的星河，激荡着时
代的文化血脉。

中国新文学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在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中一同诞生的，二者都是“古老中
国”向“现代中国”转变历程中的必然产物，中国新文学发轫伊始就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

斑驳的书页间跃动着鲁迅的《呐喊》，泛黄的手稿中封存着茅盾《子夜》的深思，褪色的战旗上浸染
着巴金《赴朝日记》的烽火。这些见证革命历史、彰显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的实物遗存，既是文人风
骨的见证，亦是解码革命年代精神肌理的密钥。

本专栏以“以物证史，以文传魂”为旨归，响应“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依托中国现代文
学馆藏手稿、书信、图书等革命文物资源，通过解读文物中的文学密码，解析革命年代集体信仰的精神图谱。

文物普查队在吾勒肯布勒合岩画开展文物普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新疆和田地区文旅局文博科科长、普查队长

买提卡斯木·吐米尔在丹丹乌里克遗址进行文物

普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记者手记

杨沫《青春之歌》手稿封面与首页，中国现代文

学馆手稿库藏，一级文物。 作者供图

吾勒肯布勒合岩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